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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更多内容敬请关注SF轻小说(http://book.sfacg.com)

　　小说名称：十二国记

　　作者名称：小野不由美

　　本卷名称：十二国记外传 漂舶

　　十二国记外传-漂舶

　　这是小野主上出版的原著小说哦，舞台是大家熟悉的雁国

　　《漂舶》是短篇，加在《东之海神 西之沧海》Drama CD里附赠的

　　《漂舶》为最新，97年出版。

　　漂 舶

　　雁州国，关弓山。贯穿云海的山顶像海中的孤岛，山顶的玄英宫孤立在未明的海中央。将沉未沉的月亮下，平静的海面像是一张巨大的织锦，以银丝织出涟漪。

　　距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玄英宫一侧的仁重殿里已经挤满了小吏，特别在主殿卧室的周围围了十重二十重的侍官和女官。谁也没有特别做着什么，只是毫不放松的紧盯着周围，笼罩着浓重的紧张气氛，在门口和窗边伫立的小吏更是个个屏气凝神。

　　时间悄无声息的缓缓流动，终于东方现出曙光，高亢的钟声应时般的响了起来。

　　各处的小吏猛然行动起来，打开门窗，让亮光照进屋里。小吏们挤满了房间，涌向卧室的女官们气势汹汹打开豪奢的床榻的门，雪崩般的进入。

　　“台辅，请醒一醒！”

　　女官的一人扬声说。床帷中有挣扎的气息，两个女官左右拉开帷幄，一个人影逃似的往衾褥里钻去。此时有人拿来水桶，换好衣架上的衣物，把整理仪容用的器具摆在桌子上。床榻之中因为全员行动的女官毫无立足之地。

　　“是起床的时刻了。”

　　“请起来吧。”

　　女官的一人拉开衾褥，另一人拉过从床上跳起的主人。第三个人脱下睡衣的同时，第四个人展开官服，做好着装的架势。

　　“等等！就起来，我就起来嘛！”

　　六太挥开那些女官的手，慌慌张张抱着枕头向床榻深处逃去。床榻周围挤满的口口声声催促起床的女官就像墙壁一样，而且这面墙壁似乎正向床榻上崩塌过来。

　　“台辅，请起床。”

　　“请换装。”

　　“请整理头发。”

　　“现、现在就起来！总之大家先镇静下来。——啊？”

　　一国的宰辅以枕为盾落荒而逃，还是自己先镇静下来比较好吧。

　　“来，台辅，快些。”

　　“时刻已经到了。”

　　“起来，现在就起，马上就起！”

　　“来，——台辅。”

　　“起来老实去朝议就行了吧！”

　　内殿宽阔的庭院洒满了清凉的日光，其上是澄澈的青空，吹过带着云海波涛的声音和潮水气味的风。

　　六太恨恨的看着充满秋意的景色走向外殿。因为早起而憔悴的六太进入外殿，就见到了持同样憔悴风情的主人——雁州国国主，延王尚隆。

　　“唷……”

　　“今天早上也又见面了啊。”

　　尚隆无精打采的打招呼。只有装扮称得上威风堂堂的尚隆，不管是声音还是表情，都没有一丝作为国王的尊严。

　　“虽然今天其实一点都不想见面啊。”

　　六太说着，不动声色的拉开和随从侍官的距离，和尚隆并肩走着低声说：

　　“喂，对这个乱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”

　　“不要对我说。”

　　国王低声说到，声音充满苦涩。

　　“你是这个国家里最伟大的人吧？凭勅命做点什么啊。”

　　“你还不知道谁是雁最伟大的人吗？”

　　“……帷湍”

　　六太轻声说，主从同时叹了口气。

　　“都是因为尚隆做了奇怪的事情。”

　　延王尚隆即位以来已经过了百年以上，内政已上轨道，改年号为大元后四年，尚隆提议调动上级官员。

　　“你不也同意了吗？”

　　同一官吏长年执掌同样职务的话，政治就会走上歧途。即使本人没有意识到，政务中有所谓癖好的存在，经过较长的时间，难免积蓄起来。

　　为了避免执政的偏颇和僵化，同时扩展官吏的视野，尚隆主张不论功绩有无定期改变官吏的配置，这确实有一定道理。

　　“……那个，虽然同意了，但为什么帷湍是大宰呢？”

　　尚隆本来推举帷湍为六官之长，冢宰。但是帷湍说不是大宰的话就很讨厌。如果不是做大宰就返上仙籍隐居起来，与其说是请求还不如说是威胁更接近事实。

　　“六太不也说就随他喜欢吗？”

　　“没想到他如此的深谋远虑啊……”

　　天官长大宰主司宫中诸事。不管怎么说一直以内政为优先，没有整理王宫内部的闲暇，宫中的人和建筑都长年放置荒废到了极致，必须要进行整理了。——帷湍以此为由，为了首先端正王和宰辅的生活态度，开始了锐意的努力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一定要在天亮的同时起床，早上很早就开始写书经，阅览草案和上奏呢？”

　　“不要问我。”

　　“近来哪，天还不亮就醒了哦。已经来了吗？就要来了吗？战战兢兢一边想着一边等钟响，对心脏很有坏处啊。”

　　“真是的。即便如此，如果在时刻之前起来的话，侍官就奔过来赶回床上去了。”

　　“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好像失道了啊……”

　　六太叹气的功夫，两人已经到了朝议房间的入口。

　　“——一大早就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。”

　　大门的前边站立着三个人。中央欢喜的说话的人就是传闻中的人物，天官长帷湍。

　　“失道可不是听听就算的事啊。”

　　“要是真的话就是头等大事，一定要请主上改正行状呢。”

　　帷湍左右发言的是夏官长大司马成笙和春官长大宗伯朱衡。掌管宫中诸事的天官，掌管身边警备的夏官，掌管祭祀、仪礼的春官聚在一起，明确的说，不管是六太还是尚隆都毫无插手的余地。这三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　　尚隆小声说：“这些家伙，是合谋啊。”

　　六太无力的点头。

　　“早就觉得成笙想当司马很奇怪……”

　　成笙本是禁军左军将军，虽说同属夏官，成笙本来是武官而非文官。帷湍以前是地官长大司徒，管理土地、百姓和国库，热心于指挥现场，获取实利，当全无实利的天官实在是不合性情。

　　“朱衡的春官，觉得很适合就大意了。”

　　“就是啊。——我们说不定……”

　　六太叹口气，尚隆露出苦涩的表情点点头。

　　“……被这些家伙给骗了。”

　　“不错不错，不是进行的很顺利吗？”事态的首谋者帷湍正在自卖自夸。

　　朱衡的宅院里流泻着雨季前清冷的月光。庭院的一侧直面云海，波浪冲击着树木另一边的石壁，含着海潮的夜风和波浪的声音，伴着皎洁的月光冲洗着陶桌的表面。

　　“虽然才开始到底被逃了几次，这两个月可是全勤。”

　　桌子上并放着三个酒杯，朱衡轻轻的苦笑着。

　　“就算是主上和台辅，被那样严密看管也会动弹不得啊。”

　　“为了连动弹的念头都打消，正切实从早到晚紧抓不放。那样就疲倦得想睡觉而不能夜游了吧。”

　　“……做到那种程度吗？”

　　“随你怎么说”，帷湍还是喜气洋洋。

　　“看国政已经稳定下来对他们宽大些的话，那对家伙就趁势两三个月的下落不明。在雁国的各地见闻还算不上什么罪过，离开国境各处游荡，最后竟然在他国引起纠纷！这也是那两个应得的下场。”

　　就是的，成笙颔首赞同。不知什么时候就不知去向，这边正慌张的寻打，那对主从已经到了遥远的奏国，混入市井最终惹出乱子被抓起来，正身明了后送来了亲笔书信。宗王情谊深厚，说是可以派护卫送回来。可实在不该太纵容，于是郑重的拒绝从雁去迎接。那个时候真是觉得脸上都要冒出火了。

　　“怎么，那对是王和麒麟，有点疲累也不病不死。就这样管束直到他们切身明白为止吧。”

　　朱衡听到成笙的牢骚，呆了般的说：“还在记恨奏那件事吗？”

　　“当然了。设身处地的想想公主话说‘雁也变得和平了，没关系’时，我的感觉吧。”

　　那可能确实很讨厌，朱衡抬眼望向月亮。

　　“打算一百年都这样下去吗？”

　　“不那样那些家伙不能彻底明白吧。”

　　“但是也不能不顾虑到内殿官员的辛苦……”

　　什么啊，帷湍笑起来。

　　“官员们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呢。怎么说每天各官府都会送来贿赂。”

　　朱衡不由和成笙对视一眼。

　　“……贿赂？你默认了？”

　　“什么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哪个官府都认为自己当值的朝议停开了的话有损名声，因此拜托多多费心的小钱横行起来，看开些嘛。”

　　朱衡沉思起来。诸官从属于冢宰之下的六官府，天起春夏秋冬各官府顺次主持朝议六日，其后六官三公齐集一堂，巡视七日的公务。

　　朱衡作为春官主持朝议的日子也不希望王或台辅缺席。不只是悬案不能进行，还要考虑到面对其他官府时的立场和心情。

　　“原来如此……送给近侍小钱，拜托无论如何把他们叫起来送到外殿啊。”

　　“用心过度了。不说如果送钱让他府当值的时候不要叫他们怎样，不用贿赂官员们就能那样尽心尽力才好啊。没有那样的手段是对付不了那对笨蛋的。”

　　“……意外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啊。”

　　“不这么做那些家伙连朝议都不出席，有问题的是他们。”

　　“确实是那样没错”，朱衡说着，

　　“但是……我不认为那两位会这样老老实实下去。”

　　“正是”，成笙放下杯子。

　　“正因为是他们，不管怎样都一定会逃出去。”

　　“我已命令小吏们时刻紧盯，即使屏开众人的时候也要守在门口，绝对不能离开。”

　　“他们还可以放手一搏，怎么说我们也不能对玉体出手。”

　　“加重了五门的警备，不管怎样都不让他们出门。”

　　“禁门呢？”

　　“当然也一样，数倍增加了门卫。特别命令厩舍的人，一定要看牢他们，绝对不要让他们靠近乘骑。”

　　“问题不是在于TAMA和TORA吗？（注：或许可以叫做玉和虎吧~）驺虞很听话，一招呼自己就过去迎接了。”

　　朱衡指出这点，成笙也点头同意。把驺虞给那对主从，就想当于请他们在眼前出奔而去。其中一头是枭王的时代留下的，初代的TAMA已经死人，整理诸官的时候，官吏为了保身毫不考虑的献上了第二代TAMA和TORA，真是没有办法。

　　“不用担心。我想到了，已经把两头驺虞移送到司马的厩舍。”

　　“但是台辅还有使令在。”

　　成笙这么说，帷湍无语了。

　　“那个……倒也是。没有办法，只有使令没有办法抓起来关进笼子啊。”

　　成笙冷冷的看着帷湍。不管布下多么万全的体制，怎样的团团围住本人，有使令就毫无效果。而且麒麟还有最后的手段——转变。

　　“拜托过冬官府了。那个，嗯，哪次谋反的时候，不是曾经封印住台辅的角吗？是叫做什么的石头。——实在不行就用那个吧。”

　　成笙满面怃然。

　　“你认为台辅会老实戴上那个吗？在重要的地方留下了漏洞啊。”

　　帷湍更无语了。“没什么”，朱衡安慰的苦笑着。

　　“权且对台辅说一切都是主上的错。”

　　“——哈？”

　　“即是说，这么不自由都是主上的错。依台辅的个性，就算是使用使令逃跑，也会弃主上而去吧。当然主上也不会觉得那样有趣，一定会下令给使令不许出奔，而使令在台辅没有生命危险的场合会以主上的命令为优先。”

　　“嗯……”

　　帷湍沉吟着视线转向成笙。成笙也呆了似的看着朱衡。

　　“但是那样权且的手段不知能用到几时。那两位也是有了想法就不择手段啊。”

　　“啊，也是……”

　　“不管怎样，在主上和台辅还没有真心想出逃的期间，尽量驱使他们吧。”

　　“你……真是不可小视啊。”

　　帷湍呆声说道。朱衡笑了。

　　“哪里的话。我也是严谨实直罢了。”

　　说谎！帷湍和成笙的内心深处藏起这样的独白。

　　“我已经受够这种日子了……”

　　六太喃喃的说，尚隆无言颔首。因为让众人退下了，尚隆宽阔的私室中没有别人，不然周围总是乱哄哄的围满侍官女官。本来那样就已经很郁闷了，现在门窗外边还是有成群的人，真是叫人不能平静。

　　“都是你不好，晃荡晃荡到处游玩。尚隆的缘故，给我也造成不小的麻烦。”

　　“游玩这件事你也同罪吧？”

　　游玩的性质不同，六太想这么反驳，还是放弃了。类似的回合已经有许多次，反复起来真是麻烦，而且一大早就不得不起来，被政务和教养追得没有喘息的空闲，吃了晚饭已经很困了。

　　六太趴在桌子上。

　　“想想办法嘛~”

　　“……也不是做不到。”

　　尚隆低声说，六太猛的起身。

　　“尚隆——”

　　满怀期待的声音自然变高，尚隆打手势让他安静。

　　“要是你有达成和议的意思的话。”

　　“和议~？”

　　“从那些家伙的手段来看，显然是以你我不联手为前提。一切都是他们设计的。”

　　“那是当然。我和你合作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倒霉的。”

　　“这就是他们的打算。——没关系，总之我和你联手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。”

　　“……一方作为诱饵？”

　　“不如说互相成为诱饵，引着小吏们兜圈子。我作为诱饵的时候，你做好让我逃脱的准备；过了一关你作诱饵，我来为你的逃脱做准备。”

　　嗯，六太低声沉吟。考虑到那三人的打算，协国合作是比较有效。但是如果被尚隆背叛只有自己做了诱饵的话，实在是无法忍受。

　　“自己逃了的一方一定会倒大霉的哦。”

　　“所以才约定不那么做嘛。”

　　“你有那种念头才奇怪。”

　　“什么话。我看你这么憔悴才说要帮你的。”

　　六太坚起指头。

　　“一点——信用都没有啊，那种话。”

　　“怀疑主人的温情吗？”

　　“与其相信你的温情，还不如期待朱衡他们突然笑咪咪的说着‘无论如何请出去游玩吧’送出门去呢。”

　　“首先”，六太盯着尚隆的脸，

　　“要说温情的话，你做诱饵，只让我逃出去不好吗？也用不着做诱饵，只要取消给使令的命令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出逃的啊？”

　　被刺到痛处般，尚隆皱起脸。

　　“……因为，有想去拜访的地方。”

　　“哎——？”

　　“约好了这个时候再去的。——六太，拜托。”

　　是女人啊，六太这么想着，但是对方说了“拜托”心情就坏不起来。

　　“怎么办呢~就算逃出去了，回来以后可是很恐怖的~”

　　“什么啊，到那个时候敕命就派上用场了嘛。”

　　“现在就开始？”

　　尚隆仿佛听到了什么意外的话的样子，扬起眉毛。

　　“他们可是打算就这样把咱们关起来，不干点出人意料的事怎么行。”

　　六太一拍手。

　　“没错~。”

　　正文二

　　“使用敕命或使令愚蠢透顶，要逃的话就从正面堂堂正正的逃走。”

　　“出人意料的事称得上堂堂正正吗？”

　　“不做吗？”

　　六太悠然的笑了。

　　“做。”

　　六太拿过茶器，对着地面轻轻的比划着，向着露出怪讶表情的尚隆笑着：

　　“为了麻痹他们，在这里掀起大乱比较好吧？”

　　眼下是广阔的原野，呈现鲜艳夺目的黄金色。

　　“——厉害。”

　　和尚隆进行了不良商谈后五日，以玄英宫为舞台玩了整天的捉迷藏，终于巧妙的逃出关弓山。

　　那一天正是天宫府的朝议，选择这一天也有以牙还牙的意味在其中。

　　帷湍一定正在生气吧，回去后少不了一番骚动。但是命使令带来TORA后连夜赶路，现在玄英宫已经在遥远的彼方，看着眼前的光景，不由觉得那些事情怎样都无所谓。

　　越过被浓重的绿色覆盖的山地，就来到广大的平野。空中疾驰的TORA的脚下是无边的农田。雨期前的收获之际，平野一片金黄，金色的海面有风吹过，描出波纹。极目远眺可以看到青色的大海。

　　海空之间耸立的绀紫色的浅影是包围着黄海的金刚山。

　　雁内海一侧突出，分隔开黑海和青海。隔开黑海和青海的是艮海门，跟前是贞州，海的对岸是国都靖州的领地艮县。

　　“这边的海一向不错。”

　　六太自言自语。目光所至的空中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就像海上的玄英宫。六太抬起视线，只能看到高而澄澈的苍穹，看不到云海的水。升到一定高度的空中，随角度变化可以看到像玻璃板一样张开的云海底部，但一般场合是不能确认那里云海的存在的。但是，即使眼睛看不到，也可以知道那里有海隔开天地。——被隔开了。

　　“……尚隆脱身了吗？”

　　含笑回想起玄英宫的混乱，觉得尚隆肯定会做出什么来。算了，哪一边都无所谓，即然自己在下界的空中了。

　　TORA越过染上鲜艳色彩的山野来到海上。前方是金刚山。渡过大海，金刚山半山里突出来的沙洲般的土地是艮县，那里有进入黄海的四令门之一的令艮门。

　　六太飞掠过艮县广阔得令人惊叹的山野，浴着夕阳深入艮的城镇降落下来。艮县是六太自己的领地靖州的领土，但是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六太的脸。于是六太从TORA上下来，悠游自在的牵着缰绳向城镇西南的人门走去。

　　金刚山的山体以仿佛要倾倒的角度耸立在人门的宗关跟前。距闭门的时刻还有一定时间，人门已经紧闭了。人门向前只有令艮门，令艮门只有在冬至日才开闭，所以人门也只在冬至的时候开启。冬至的日子还早，因此门前的艮的城镇呈现出闲散的气象。

　　“你……出生在那里哦。还记得吗？”

　　伫立在门前的广场，六太看向TORA的头，驺虞像是要肯定一般轻轻鸣叫着。

　　“想回去看看吗？”

　　只有TORA喉咙低吟的声音回应六太，好像在说不知道一样。

　　六太想去那里。改元以来四来，再过一年就是第五年了。——到底明白了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地的意味。想去，但是不能去。看看覆盖了焦土的令人赞叹的金色海洋是另外一回事。吐了口气，六太牵着TORA的缰绳向宗关近前走去，看到了那附近的布告板。这里是雁州国尽头与黄海的交接点。四年前立起的布告板还是当时的样子，在细长的小屋一样的墙和房顶的包围下免受风雨。旁边一个官差艰难的站立着，仿佛找不到立足之地。

　　六太抬头看向布告。骑兽家禽之令，又称四骑七畜之令。——令曰，增妖魔于骑兽家畜之列。

　　尚隆下过这条敕令的时候，帷湍、朱衡，甚至成笙都呆了。只有六太懂得其中的意味。

　　大概因为一直旁若无人的看着，旁边年轻的官差盯住六太的脸。

　　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　　六太看向差人的脸。

　　“名字？怎么了？”

　　“啊——不，没什么。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十五岁左右。”

　　六太点点头，——六太知道他为什么问自己的名字，这个命令正是六太凭靖州州侯的权力发出的。

　　“在找谁吗？被探访者？”

　　不是，官差摆摆手，六太稍稍安下心。“下落不明的人”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“被探访都者”（注：这个，能力有限，翻译不出来，前后两个称呼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下落不明被寻找的人，但后者是敬称的形式），说来话长了。

　　“是有权势的大人们在寻找，十五岁左右叫做更夜的人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已经实现了约定，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一点音信。只是根据仙籍上没有消失的“更夜”的文字知道他还没有死。

　　官差笑了。

　　“可能是恩人吧。——说是如果叫更夜的人出现的话，就郑重的带到县城里去。假如拒绝了的话——”

　　六太睁大眼看着官差，带进县城报告给上边是自己下的令没错，假如之类的可没说过。

　　“——就告诉他霄山上有冢慕。”

　　“霄山？——冢慕，是谁的？”

　　不知道，差人歪着头。

　　“没有告知那么多啊。——越过元州的国境就是称为碧霄的天子领地。

　　碧霄的凌云山是禁苑，那就是霄山。”

　　“禁苑……”

　　“既然是在霄山，一定是和王有过交往的人哪。——不管是那个冢慕的主人，还是叫做更夜的人。”

　　“又盖了新楼啊。”

　　以手支颊的男人闲散的望着窗外说。窗外是碧霄城镇的大路，路的对面正在建起新的高楼。湘玉看着他笑了。

　　“碧霄里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小时候可以做梦都想不到会这样呢。”

　　湘玉正在削茶块，这是东边庆国出产的有名的白端茶，男人昨夜拿来的。这么贵的东西，男人却砰的扔过来说想喝。男人的字是风汉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做什么。虽然来这里，但是近半年的时间不见踪影，想必不是附近的人吧。骑兽很出色，出手也大方，应该是有钱人，可是问他这茶是怎么回事时，回答是偷拿的身边的人的东西。

　　“……人增加了所以妓楼也会增加，真是拿人类没办法。”

　　“不是客人该说的话啊。要是很闲就来削这个，虽说可能是好茶，太硬了。”

　　男人点点头，从湘玉手里接过团茶的小刀，老实的把茶削在膝上的茶器里。湘玉笑笑，望向窗外。赤瓦绿柱，崭新的高楼延续下去。

　　“真的，人增加了呢。……我小的时候，这里是什——么也没有的荒地。

　　掘开土地，只有烧焦的瓦砾和白骨。这可是天子的领地呢？相信吗？”

　　男人笑了。

　　“雁曾一度灭亡的缘故啊。——这么多够吗？”

　　男人递过茶器，湘玉轻轻开口。

　　“这样谁喝得了？茶削了味道就变坏了。”

　　“让我干活还发牢骚吗？”

　　男人这么说，湘玉瞪着他。

　　“你跟我借了钱的哦。不要忘了啊？”

　　将要关门的时候才登上楼来，招呼了近十个艺妓盛大接待，津津有味进行无聊的赌博结果大败。

　　本来借宿的房间被湘玉改回了，觉得他有点失落，湘玉把自己的私室借给他。

　　“但是，为我泡茶的话可以一笔勾销。”

　　男人没有办法嘟囔着起身，湘玉笑着看他用生疏的手法泡茶。

　　“风汉是做什么的？”

　　“那人嘛……”

　　“难道是官差？”

　　“我看着像官差吗？”

　　“不像。但是总来登霄山不是吗？是任务吧？虽说那里是禁苑，总觉得是被舍弃的地方。”

　　“不是任务，要说是什么的话，算是观光游山吧。”

　　“怎么会。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哦。”

　　男人微微笑了。

　　“有坟墓。”

　　湘玉愣住了。

　　“……我听说过，霄山有元伯的坟墓。是很久以前的令尹曝尸在那里吧？”

　　“曝尸？”

　　“嗯，听说他谋了大逆，所以就在天子的领地里曝晒亡骸。”

　　怎么会，男人笑了笑。

　　“只是有坟墓而已。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把罪人曝尸也没什么意义吧。”

　　“啊呀，……说得也是。但是那是元伯的墓啊，说要拜访坟墓，难道风汉是元伯的旧识？”

　　“反正不能说没有渊源。”

　　“这么说你也是恶党喽？元伯是个大恶人吧？”

　　男人放声笑起来。

　　“且不说我，斡由被那么说的话可就毫无立场了。”

　　“斡由——元伯？但是传说是那样的，他杀了元侯任意控制元州，最后谋反了。”

　　“原来如此，巷间的传说大概是那样没错。”

　　男人抱着茶碗走回窗边，淡淡的望着下边的小摊。

　　“……斡由是元州侯的儿子，枭王的时代成为令尹辅佐元侯，但是父亲是个不中用的人。枭王是如同战乱或天灾一样的灾厄，父亲没有能渡过那场灾厄的器量。斡由放逐了那样的父亲，自己管理元州。虽然说是从父亲手里夺走了州侯的地位，如果考虑父亲为枭王所用虐待人民的可能，斡由是除去了灾厄的人。”

　　“说得好像亲眼见到似的。——但是，罪过就是罪过吧？”

　　“当然，是的。——但是，现在还有一个同样有着不中用的父亲的人，灾厄到来的时候，那家伙也同样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可以越过灾厄的人。这边没有犯罪止步不前，结果被灾厄吞没，连领土都没有了。”

　　男人微微苦笑着，哪里好像在自嘲一样。

　　“杀死父亲渡过灾难，使百姓活下来的斡由，和害怕成为罪人让父亲活着，却使百姓死去的那个家伙，事实上到底谁更好呢？”

　　“……应该不是斡由。不正因为不怕犯罪，结果犯下了大逆的罪过吗？”

　　“也许吧……”

　　男人盯着茶碗。

　　“我不是很了解斡由……。在我看来，斡由似乎认定自己不是州侯就一文不值，而且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州侯。斡由虽然谋反，并不是为了玉座。元侯是枭王任命的，自己不过是其下的令尹。如果自己之上有了新王，就不能继续做领主，所以不得不想要立于王之上吧。”

　　“……搞不懂呢。”

　　“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认为斡由想做一个好的领主，想被这么称赞。斡由自身没有矛盾。——应该说是对自己的欲望没有疑惑吗？因此并不惧怕成为罪人。”

　　“主要的是，他想要的只是赞扬而已啊？”

　　湘玉问道。男人回过头。

　　“那样不行吗？斡由向往美名，对其自身没有坏处吧。追求美名而施善行于民。不管实质如何，百姓得到了好和；被百姓称赞为出色的君主，斡由也就得到了好处。”

　　“虽然是那样没错。”

　　“有时会想，如果斡由到最后都只是追求美名而已的话——。实际上，斡由在美名之前不得不先保住自己领主的地位，如果他一直只是追求美名的话，或许没有比这更适合做王的人才了。”

　　湘玉睁大眼。

　　“真是说了不得了的话啊。”

　　“是吗？”

　　“玉座上已经有王了，所以才是大逆的吧？不能贯彻始终不就是没有王的器量的缘做吗？就算不是那样，斡由也必然缺了什么。不然台辅一定会选斡由为王的嘛。”

　　啊，男人笑了。

　　“原来如此啊……”

　　霄山是座荒凉的山，到处堆积着附着干涸苔藓的石头，那些石头很脆，踏上去很容易崩碎。没有可以飞行的骑兽是不可能登攀的吧。

　　“下雨的话，就算有TORA也上不去哪。”

　　六太仰望着不稳定的重叠起来的石头自言自语。风很强，每吹过一阵风，都可以听见小石滚落的声音。要是下了雨，真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吧。恐怕这座山每到雨期都会崩塌。

　　霄山主峰的高处，可以看见艰难的维持着形貌的屋宇的瓦片，依凌云山的通例来看，应该有从半山腰通到屋宇的隧道，但是关键的入口可能被埋没了而没有找到。没有办法，只有依赖TORA登上去了。

　　一边避开猛风，一边警惕落石，来到了屋宇的眼前。建筑一派凄惨的景象，柱子倒了，歪斜的屋顶上零散落下瓦片。六太不可能熟知领地的每处，但是连霄山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应该已经被遗弃良久了吧。既没有有用的产物，也没有什么用途。说不定本来就是建造陵墓的山。

　　屋宇周围的园林里也没有身影。崩落的岩石飞进来，滚得到处都是。勉强维持了林子规模的松树中，有小小的四阿。是因为周围松树的枝和根的保护吗，还笔直的伫立着。

　　六太从鞍上下来，让TORA在原地等候，进入松林。四阿旁边卧睡着TAMA，六太看到这个，轻轻笑了。

　　“嗨——”

　　抚摸着喉咙低鸣的驺虞，六太望向四阿之中。四阿里边没有人，但是入口处有抱着小酒（罐？？？）坐在石块上的人影。

　　“一个人喝酒吗？”

　　六太放声过来，尚隆回过头。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，悠闲的举起手打招呼。

　　“为什么六太会在这种地方呢？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，想问的是我吧。对布告牌的官差说了奇怪的传话的是你吧？”

　　六太走近门口在尚隆身边坐下。四阿前边残留着破损的石头地板，庭院大的地方里石刻的桌凳还保持着形状，但是地板的坑洞和龟裂里生出了茂盛的秋草，完全是一副废墟的景象。

　　“在这种地方喝酒很快乐吗？”

　　尚隆笑了。

　　“至少听不见朱衡和帷湍的怒鸣。”

　　“也——是。”

　　地板尽头松树底下，可以看到一个坟墓。坟墓一般栽种梓树作为墓标，这个坟墓上却放着一块石头，并且像是刚刚撒过水一样湿润。

　　“——那个，斡由的？”

　　“算是吧。”

　　“是雨期之前吧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——不，稍微再迟一些吗？”

　　六太轻声说着盯着坟墓，追想起仅存的记忆。所有的细节都风化了，就像这座山会在雨期崩塌，记忆也正随着雨期一点点消失。也许什么时候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　　“原来如此啊。说是有约定，我以为又是无聊的约定呢。就是现在，这么说也许早了点，这座山一入雨期就不能攀登了哪。”

　　带着些许揶揄抬头看向尚隆，本人一脸平静。

　　“说什么呢。”

　　六太笑着看回坟墓。

　　“真不知道你对斡由好到为他做了坟墓呢。”

　　“那么做也没什么吧？斡由留睛了优秀的官僚。”

　　六太点点头。元州的官吏的确志向高远又有能力。无论斡由举起的旗帜的虚实，对旗下聚集的官僚来说都是真的。他们在之后朝廷改革之际，不知发挥了多大的作用。

　　“——本业斡由也没想到过会被我凭吊吧。”

　　“明白那个还对着他喝酒吗？那会让他完全厌烦的哦。”

　　“什么嘛，偶尔斡由也想要可以诉说愤恨的对象吧？”

　　“到那时候真的会有妖怪出来。”

　　“要出来了哦。”

　　尚隆淡淡的说，六太稍稍缩回身。

　　“又来了……”

　　“这里以前似乎是陵墓。不只是斡由，一群群死人就会冒出来。”

　　“一群群的吗。”

　　“有旧的，也有新的。想对我说怨言的家伙都聚集过来。”

　　所以啊，尚隆笑了。

　　“日落前下山比较好。”

　　六太盯着那张笑脸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

　　“……就那么办吧。我又不喜欢哀鸣和怨言。”

　　“那么再见。”

　　啊啊，六太举起手站起身，返回四阿，摸了摸TAMA的头，回到TORA那里。TOAR不可思议的看着六太和四阿，六太毫不在意拿过缰绳，轻轻拍拍驺虞的头。

　　“……尚隆想一个人待在这里。别管他了。”

　　“还没找到他们吗！”

　　成笙面对帷湍的怒鸣叹了口气。

　　“到底他们去了哪里？”

　　“他们带着驺虞呢！也知道出了关弓往西去了，怎么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呢！”

　　“就那么点功夫，能干什么呢。”

　　“总之，为什么不立刻追在后边？”

　　“对手是驺虞啊。即使追也追不上。”

　　“驺虞寄放在夏官的厩舍里，他们怎么带着那个逃走的，告诉我啊？”

　　“不是因为天官（是天官还是夏官啊？）的门卫太不小心吗？”

　　两个人间漂浮着紧张的空气，朱衡把小吏送上的茶器放下。

　　“不要吵了，一点不像大人。你们二位吵架有什么用。”

　　帷湍把矛头转向朱衡。

　　“为什么你还那么镇静！”

　　成笙也点头望向在官府自己房间里平静与文件之山对峙的朱衡。

　　“真是的。”

　　“不是什么镇静的问题。——不是看到这种结果了吗。那两位是可以关起来，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吗？要是说不许走就会故意走掉，现在明白了吧？”

　　帷湍敲打桌子。

　　“是那样。——但是，要是说走了也没关系，真的就随便出走了，那些家秋！到底怎样才能把他们老实关起来呢！”

　　所以呢，朱衡笑了。

　　“所以说不要管他们嘛。”

　　帷湍抱住头，成笙按住太阳穴。秒衡继续笑着。

　　“总之，太无轨道的话就会陷入连早觉都睡不了的困境，他们总算明白了吧。托两个月的忍耐之福，工作也进行得差不多了。这样也不错呢。”

　　帷湍恨恨的瞪着朱衡清澄的侧脸。

　　“你一开始就放弃了吗？”

　　怎么会，朱衡仿佛见外似的说道：

　　“我可没有让主上和台辅任意行动的打算，所以才帮助你们的啊。”

　　“你啊……”

　　“我只是说不能关起来，只是盼望两位是品行方正的王和宰辅是没有用的。暂且这次先让他们知道过度乱来会落得怎样郁闷的下场，这就足够了。之后就是让他们不要越过限度，慢慢训练就可以了。”

　　成笙呻吟道：“那些家秋，跟TAMA和TORA一样吗？”

　　“那对驺虞可是失礼的哦，可以说是跟家畜一样。”帷湍大大的叹气。

　　“你……真是不饶人啊。”

　　“啊呀，哪里不对了吗？”

　　正文三

　　虽然没有错啊，帷湍在口中嗫嚅。置朝议不顾，立刻就下落不明，一不留心他们就跪到他国出不稳重的事来。

　　不但如此，突然就出现在外殿向官员们提出不得了的要求。没有比每次被左右驱使的官吏们更辛苦的了。——确定像是性子恶劣的家畜。

　　“到时候总会回来的吧，除了这里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嘛。”

　　“是那样就好啊。”

　　帷湍吐出这句话。哎，朱衡把视线从文件上抬起。

　　“你还有玄英宫以外可以回去的地方吗？”

　　啊，帷湍愣住了。朱衡笑道：“令人羡慕啊。比帷湍年轻许多的我都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。怎么也不能置之不顾哪。”

　　“不，那个……”

　　微笑看着说不出话的帷湍，朱衡望向窗外。所能看到的云海上一个小岛都没有。

　　“这座宫城就像没有陆地的大海中漂浮的船，即使厌倦了船跳出去，也没有可以到达的岸过。”

　　也许是吧，成笙沉吟着。

　　“别说是熟人，连出生的城镇都没有了。在下界结下友谊，不出几十年，友谊就逝去了。”

　　就要从船上下去只有返回仙籍到下界去，但是王和麒麟连这个也不被允许，何况两个人都是胎果。

　　“——原来如此，这里是无处可去者的收容地吗？”

　　“应该说不错。我们除了这里无处可去，除了让这搜船航行下去无事可做……”

　　“连目标的陆地都没有啊。”

　　帷湍抱起胳膊，朱衡又看回文件。

　　“不是到达哪里的问题吧。本来就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啊。昨日到今日，今日到明日，就这样前进下去。”

　　“的确啊……”

　　“嗯，那也是在船沉之前的事情。”

　　“能保到什么时候呢？那些家秋，觉起来一定很快。”

　　帷湍这么说，成笙重重点头。

　　“应该说竟然能保到现在呢。不管怎样，哪里有了漏洞，官吏们就一齐出动堵住洞口不让水漏进来。”

　　就是，帷湍苦笑。

　　“说不定那种船才能惊人的保持下去呢。”

　　“能保住吗？”

　　“不可能吧。”

　　“会怎样呢？”

　　三者三样，像是问询般把视线转向云海，云海上别说是岛，连飞过的鸟影都没有。映着下界的颜色而呈现出复杂色彩的那里，波浪毫不厌倦的拍打着。

　　十二国记外传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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